永葆革命本色的共产党人——记黎里镇地下党员平静人
张尚林
今年4月28日，在赶往同里同学聚会上，碰到几年未见的平民明，她是德高望重的地下党员平静人的女儿，排名第三。当时场面十分热闹，话题太多，大家相互打了招呼、拉了家常，本当午饭以后想釆访她，了解一下她父亲的生平革命经历，今后可作为生动的革命事例教育青少年下一代。后来由于单位来电有事，我即匆匆返黎，失去了一次机遇。之后，通过预先微信联系，第二次在黎里见面，黎里古镇是她的故乡，而今黎里镇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深打动了民明，曾听她父亲讲的“昨天”的战斗故事，像电影一样浮现在脑海里。
记得在50年代曾看到一部电影《黎明前的黑暗》，就知道我们在胜利前夕的斗争的残酷性。解放前，在国民党当局严密统治下，党的工作和学习都是秘密进行的，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联系工作时，帶来一些文件，由于携带困难，每种只有一本，转辗传阅缓慢费时，能阅读到的人极少。针对这种情况，为早一点传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黎里地下党大胆设想主动请缨，自己翻印文件，得到上级的批准。1947年冬到1949年春，创办了地下“印刷厂”。
黎里古镇道南桥原振源米行共有三进房屋，第一进是沿街的店面楼房，第二进是双间平屋仓库，第三进两间正屋帶一间厢房，楼上外房是空的，内房就是平静人的卧室，地处十分隐蔽。他的公开身份是协源米行的司帐员，卧室既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也是地下“印刷厂”，在那里刻写腊纸、印刷、装订，都在晚上秘密进行。当时地下工作的一切活动费用，完全要靠党员自己设法解决，印刷不用油印机，只买把刷帚，把油墨均匀地涂在玻璃上，将刻写校对好的腊纸反放上面，作为印刷版，再铺上白纸用干净刷帚来刷印，相当清晰。纸张开始利用乾丰米行的旧空白帐簿纸，有红格或蓝格的“荆川纸”，有略带黄色的“元书纸”。后来帐簿纸全部用光了，就购买白报纸来印。所有油墨、腊纸、白纸、书钉等的费用，全部他们自己承担下来。
印刷厂共有四个人，平老先前曾代“翳桑社”《浅作》月刊刻写部分腊纸（地下党外围组织），1947年结识了黎里地下党支部书记吴关龙，由吴书记的介绍，当年7月13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平老练得一手飘亮的长仿宋体，还有一个下手平元增写的是正楷体字。为便于携带起见，油印的文件一律成32开本的册子，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华东解放战场上的形势分析》、《中国解放军布告》等文件，经常连日奋战搞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接近黎明，完成了任务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些文件，一部分给黎里地下党员传阅，大部分是支援芦墟、平望、盛泽、嘉兴等地下党的，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地下印刷厂生产的文件数量较多，他们在保藏方面要防止文件受潮霉变及鼠虫咬蛀，在文件传递过程中，危险和困难就更大了。他们与国民党哨兵、保安队特务斗志斗勇，有时把文件拷贝纸嵌入挤剩一半的牙膏里；有时把成品的文件藏在木板肥皂箱里，面上放一层肥皂，让木箱盖板露岀一点缝隙，能从缝隙中窥得到面层的真肥皂；有时把文件放在包装好的“栗酥”中等方法来迷惑敌人，每一次经历逢凶化吉有惊无险才能完美完成任务。现在苏州市历史博物馆里，由平老当时刻写油印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赫然陈列在橱窗里。
1949年春节后，由于党的地下工作需要，经吴（江）嘉（兴）工委书记金佩扬同意，平老和助手包一鸣、张淦泉三人，在本镇上岸何家浜口西第三家店面，开设“小小商店”，以另售糖果糕点之类商品为名，实为掩护地下工作活动，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解放前夕，江浙边境土匪胡伯龙，冒充人民解放军，自封为“第三旅旅长司令”，企图武装劫收黎里区，从西栅向镇上进攻。被我党控制的黎里区大队短枪班和镇工商自卫队一起合力击退，粉碎了胡匪的劫收阴谋，保住了当地武器、粮食、档案等不受损失，保护了全镇人民的生命财物。小小商店当时成了击退胡匪坚强的指挥部。平老还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兄弟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努力下不到两年，仅他一个人就发展了七名新党员，党的队伍得到壮大，到解放前夕，黎里支部共产党员人数已约有50人。
1949年5月4日，黎里地下党负责人到六里厍（黎里与平望小路通道交汇处），迎接28军83师“丹阳支队”解放军，平老和其他地下党员组织镇区大队全体人员在黎里关帝庙前列队迎候，工商界和群众手执彩旗夹道欢迎。黎里镇解放后，平静人奉命离店脱产参加区人民政府工作，后来调往吴江县商业局、工商局工作，直到在吴江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职位离休。
据民明回忆：“我父亲是个严励又慈祥的人、勤俭节约的人。我们兄妹五个，母亲是家庭妇女安排我们的生活起居，每天买菜都要记帐，到月底父亲常会要过目。俗话说，新旧衣服穿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小学时代我们三姐妹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改做的。”平老又是一个明了是非、顾全大局的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众人周知我国面临连年自然灾害及苏修的逼债，人人忍受饥饿困境。平老党性立场非常坚定始终认为，国家遭受的困难是暂时的，自己是个共产党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官职大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勿能变，决不能徇半点私情，决不能搞特殊。所以全家老小和大家一样，坚持在挨饿困境下渡过难关。平老的大儿子和大女儿，都是在“文革”前凭自己的实力考入大学的，而民明和弟弟都轮到上山下乡，在这期间有些人“托门路”、“找关系”上调返城，而他们姐弟俩是最后一批返城，也没有通过关系安排工作。平时有些亲戚朋友想托他办事，即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都被平老一一拒绝。
1982年平老离休的时候，上级领导代表组织征求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他坦然回答：“谢谢领导、组织的关心，我没有啥要求”。他不想在经济上增加国家的负担，在人事上不愿增添组织上的麻烦。离休后，平老那颗革命热诚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为了教育青少年下一代继续在发挥余热，一起参与编写吴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和回忆录，曾聚精会神编写关工教育资料化去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的《党的地下“印刷厂”和秘密联络点》一文，被中共吴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入《吴江革命史料选》。有时他还要用亲身经历为当地青少年学生们上党史教育课，好让孩子们懂得今天我们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激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往常平老天天到老干部活动室参加练书法、填诗词等活动；有时在家里阅读书报，读书阅报是他一生的嗜好，他常说：“阅读书报能与时俱进，反之就会淘汰。”除此以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他是位豁达开朗、乐观奋进的人，2010年身患疾病，在住院期间经常唱《东方红》等歌曲，当年九月，在离世前还叮嘱子女帮他缴上一千元最后一次党费。
正如其名，平老没有豪言壮语，不管在黎明前的黑暗年代和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他总是以静谧的心情，为党为国家默默奉献自己的才智。他常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当初提着脑袋干革命并非为了自己。”这正是一位永葆革命本色的共产党人最朴实的革命情怀，平静人前辈一生为革命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